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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第一○二回二回  青石樑上殺猛獸　閻家店內遇仇人青石樑上殺猛獸　閻家店內遇仇人

　　且說徐良酒已過量，進了山口，走到了青石樑，忽然起了一陣怪風。這一陣風，吹得徐良毛骨悚然，這透瓶香的酒本就怕風，

被風一嗖，就覺著兩腿發軟，二目發黑，身不由自主，來回的亂晃。徐良暗暗的吃驚，說聲不好，這就叫醉了罷？打算過這三段大

梁，只怕有些難。正在心內猶豫之間，忽見石上蹲著一隻斑斕的猛虎，二目如燈，口似血盆，把尾巴絞將起來，打得山石吧吧的亂

響。徐良見這斑斕的猛虎，把酒全都嚇醒了。那只猛虎躥山跳澗，奔過來了。山西雁把大環刀一拉，右手掏出一枝鏢來，等著猛

虎，看看臨近，徐良先把左手的鏢，對著猛虎的胸膛一抖手，正打在虎的前胸，跟著揮大環刀往虎前心一紮，說的遲，那時可快，

把刀紮進去，趕緊往外一抽，自己一躲閃。那虎一撲徐良沒撲著，反倒中了一鏢，受了一刀，噗咚一聲，摔倒在地。若論虎的氣性

最大，又往上一躥，夠一丈多高，唔的一聲吼叫，復又摔倒在地。那虎摔了三四回，方才氣絕身死。此時徐良隱在樹後，不敢出

來，直等到老虎氣絕了後，方敢過來。這只猛虎雖死，仍是睜著兩隻眼睛。山西雁倒覺著後怕起來，又一想，這上清宮是去好，還

是不去好？正在猶豫之間，見打山洞裡，蹭蹭蹭躥出幾個人來，全是高一頭闊一膀年輕力壯的人。每人手中提定虎槍虎叉，過來都

與徐良行禮，說：「我們全是獵戶，奉我們太爺之諭，在此捉虎，不料壯士爺你把老虎治死。我們全在山窪山洞藏著，看見你老人

家一到，就把虎治死了，是怎麼把它治死的？」徐良說：「不要緊，我鬧著玩兒來著，就把那虎結果了性命。」眾獵戶齊聲誇贊，

又問：「你老人家貴姓？」徐良說：「姓人。」獵戶說：「任壯士，到底是怎麼打的？」徐良信口開河，說：「我打它一個嘴巴，

把它打了一個筋斗，又給它一個反嘴巴，又打了它一個筋斗，然後一撒手，一個掌心雷，就把那老虎劈了。」獵戶一聞此言，更透

著敬奉了，說：「這位壯士爺還有法力哪。」徐良說：「你們這裡有多少老虎，待我去與你們除盡了。」獵戶說：「就是兩隻虎，

那一隻公虎由我們拿住，皆因在閻家店外，把那虎一剝，這只虎就出來，傷人不少，在山裡傷人也不少。我們奉太爺之命，捉拿此

虎，不料又傷我們獵戶五六個人。你老人家把虎打著，可算與我們除了害了，同著我們走罷。」徐良說：「上哪裡去？」獵戶說：

「你不認得字麼？」徐良說。「略知一二。」獵戶說：「認識字，進山口時節難道沒看見告示麼？」徐良說：「我進山已然喝得大

醉，全沒看見。」獵戶說：「我們太爺貼的告示，誰能打著這只虎，賞銀五�兩，我們太爺還要這張虎皮，再給銀五�兩，前後共
銀一百兩。我們同著壯士領銀子去。」徐良說：「慢說一百兩，就是二百兩，我都不要。」獵戶說：「你既不要銀子，見見我們閻

掌櫃的去罷。」徐良卻情不過，只得跟著他們，復又奔山口而來。後面獵戶，把虎捆好，搭著出山。　　這一出山口，把信息傳與

外面，頃刻間瞧看熱鬧之人不少。只見扶老攜幼，連男帶女，一傳�個，�傳百個，轉眼之間，擁擁塞塞，全是異口同音：「瞧這
山西人，兩個嘴巴，一個掌心雷打的老虎。」也有瞧徐良的，也有看虎的。頃刻間到了閻家店，從店內出來�幾個伙計，擁護著兩
位店東，那二人俱是七尺身軀，全是寶藍色的衣服，壯士打扮。獵戶給見了說：「這是打虎的壯士爺。」徐良與那二人彼此見禮，

徐良總沒說出自己真名真姓，就告訴人家姓人。一問二位店東姓閻，是親兄弟二人，一位叫閻勇，一位叫閻猛。獵戶把那只虎仍然

掛在店外，叫眾人瞧看。店東把徐良領至裡面，進上房屋中落座，叫伙計獻茶，然後問徐良是怎麼把這只虎治死的。徐良也不能改

口了，只有說：「兩個嘴巴，一個掌心雷打死的。」閻勇、閻猛二人連連誇贊，真是世間罕有之能。回頭吩咐，叫獵戶別把虎掛在

店外，倘若再招虎來，那可不是當耍的，教他們搭著上縣去罷。外邊獵戶答應，真搭著老虎上縣報官，不提。店東當時吩咐一聲看

酒。徐良說：「酒我可是不吃，吃醉了，遇見老虎，就不能治了。」閻勇說：「我們敝處可沒有什麼出色的土產，就是透瓶香酒，

普天下哪裡也不行。如今兄台已把老虎打死，也沒有別的事了，天氣已晚，也不用走了，就住在咱們店中，明天再走。今天咱們盡

醉方休，兄台如不嫌棄，還要結義為友哪。」徐良無奈之何，只可點頭。頃刻間排列杯盤，徐良當中落座，閻家兄弟執壺把盞，每

人先敬了三杯，然後各斟門杯，有店中人來回斟酒。徐良素常雖個喜歡吃酒，今日這酒真是美味，不怪人家誇贊，自己也想開了，

今日放量開懷，明日仍然是不喝。左一杯右一杯，三人吃著酒，就談論些個武藝，馬上步下，長拳短打，直吃到天交二鼓，把徐良

吃了一個大醉，身軀亂晃，說話的聲音也就大了，東一句西一句，也不知說些什麼。人家要與他豁拳行令，別瞧徐良是那樣聰明，

這些事他是一概不會。閻家兄弟見徐良真醉了，徐良說：「我可實在不行了，你們別讓我喝了，老西的腦子內，都是酒了。」閻家

兄弟說：「既然這樣，你就歇息去罷。」徐良問：「我在哪裡安歇？」閻家兄弟說：「後面有三間廳房，前後的窗戶，最涼爽無

比。」徐良說：「很好。」叫伙計提著燈籠，徐良一溜歪斜，閻家兄弟攙著他，這才到了後面。三間上房，前後俱是窗戶，迎面一

張大竹牀，兩張椅子，一張八仙桌，就叫他在此屋內睡。徐良問：「後面有女眷沒有？要有女眷，我可不敢，如沒有女眷，我可要

撒野了。」閻勇問：「兄台，怎樣叫撒野？」徐良說：「我把衣裳脫了，涼爽涼爽。」閻勇說：「聽兄台自便，後面並無女眷，我

們不陪，少刻與兄台烹一壺茶來。」徐良說：「很好。」就把衣裳脫下來了、赤著背膊，連鏢囊、花裝弩、袖箭、飛蝗石囊、大環

刀，一並全用他的長大衣襟裹上，頭巾也摘下來，自己一斜身，就躺在竹牀之上。酒雖過量，躺下仍然睡不著，翻來覆去，心中著

火一般，酒往上一湧，躺著不得力，復又坐起來了，坐著不得力，復又出來到院子走走。到院內被風一吹，心中很覺得爽快，心中

稍微安定，只覺得一陣困倦。這可要到屋內去睡，將要上階台石，忽見有一個黑影兒一晃，自己又一細瞧，蹤跡不見，心中一動，

莫不成吃醉了酒，眼都迷離了？自己晃晃悠悠，來到屋中，往竹牀上一躺，把兩隻眼睛一閉，枕著他的衣服就沉沉睡去。

　　別看徐良這一趟出去，可不承望嚇跑了兩個刺客。你道這兩個刺客是誰？就是梅花溝兩家寨主，一個叫金永福，一個叫金永

祿，皆因擂台上嚇跑，直奔陝西朝天嶺去。行至朝天嶺，見著王紀先與王紀祖，就把團城子的事情，對著他們學說了一遍。王紀先

說：「賢弟原來為我們涉一大險，不知王玉弟他怎樣了？」永福、永祿二人，全說不知。王紀先派人打聽王玉的下落，這兩人回梅

花溝，因是這一天正在店內，忽聽外面一陣大亂，說：「出了打虎的壯士了。」金永福、金永祿也是出來看看，一見正是徐良，把

金永福、金永祿嚇了一個膽裂魂飛。二人回到店中一議論，這可是仇人，今天來在咱們的所在。金永福問金永祿：「你打算怎麼樣

辦理？」金永祿說：「前去行刺。」金永福說：「我也打算這個主意。」金永祿說：「我去。」金永福說：「不能，還是我去。」

二人謙讓了半天，這才一路前往。晚間天交二鼓，二人換了夜行衣靠，背著單刀，奔閻家店而來。到了閻家店，躍牆而進，但不知

徐良睡在什麼所在，兩個人到後院西房的後坡，將要往前邊一縱，正遇徐良出來，就把這二賊嚇跑，復又躥到後坡去了。二人低低

言說：「這個老西，他是看見咱們，還是沒看見咱們？」金永福說：「他又不是個神仙，你看他那樣形色，好像吃醉了酒的光景。

必是他打虎有功，閻家兄弟拿酒把他灌醉了。他如真吃酒醉了，那可是鬼使神差，該給咱們綠林的人報仇了！你給我巡風，我進去

殺他。」金永祿點頭，二人等了半天，噹噹當，正打三更，二人復又躥到前坡，急忙又躥回去了。你道這是什麼緣故？原來店中伙

計，奉了店東之命，泡了一壺茶，與徐良送茶來了。伙計拿著茶，到屋中用燈一照，徐良在竹牀之上已經睡熟，又不敢驚動於他。

就把那茶壺放在那八仙桌上。伙計拿了燈籠正要一走，那燈忽然自己滅了，把伙計嚇了一身冷汗，往外撒腿就跑。伙計心想，又沒

有風，怎麼這個燈無故滅了，別是鬧鬼罷？到了前邊，告訴掌櫃的，這個事情詫異，被閻勇罵了一頓，嚇的他也就不敢往下再說

了。再說金永福、金永祿他二人，又等了半天，仍然到了前坡，悄悄的聽著，像是打呼聲音，料著徐良大概睡熟了，二人躥下西

房，永福在前，永祿在後，將到階台石，永福把刀亮將出來、永祿也把刀拉出來，二人往屋中一躥，要一齊下手。忽見那竹牀往上

一起，牀下有人說：「刺客到了。』徐良由夢中驚醒，睜眼一看，果然有兩個人往外就跑。徐良躥下牀來就追，追在院內，忽見有

兩條黑影躥上西房，自己要往房上一追，一想手無寸鐵，又沒拿著暗器，趕緊回來取刀，進至屋中一找，鑲囊衣襟蹤跡不見。不知

這些物件哪裡去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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